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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发展格局下，绿色和创新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关键要义，实现绿色和创新的和谐共

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微观企业出发，探究双元资源导向影响联盟绿色管理的机制，并

探讨联盟绿色管理与创新绩效如何共生问题。利用我国 200 家联盟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和外部获取导向均促进联盟绿色管理；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和组合维度均与联

盟绿色管理正相关；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倒 U”型影响。研究结论完善了战略联盟理论研究体系，

并有助于引导联盟企业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恰当的联盟绿色管理以提高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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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并在多个场合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企业在其内部掀起了管理变革的浪潮，积极践行绿色管理理念，并加快创新步伐
[1]。与此同时，随着战略联盟成为企业普遍采用的外部组织形式，企业正积极探索并努力践行联盟绿色管理，强调不断提升联盟

创新绩效[2]。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资源是推动焦点企业开展联盟绿色管理实践的关键动力[3]。现有文献指出，资源内部积累这一企

业资源导向可为联盟绿色管理实践提供所需资源[4]。然而，绿色管理的高度资源消耗特性决定了焦点企业单纯依靠资源内部积累

并不足以应对联盟绿色管理，需要从其外部获取相应资源。在此情形下，将双元理论拓展至联盟领域，探究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

部积累导向与外部获取导向的协调问题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借鉴双元理论的相关文献观点，将战略联盟情境下的

双元资源导向定义为联盟焦点企业在与联盟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既要保证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资源外部获取导向的相对平衡（平

衡维度，balanced dimension)[5,6]，又要使企业两种不同的资源导向能够发挥协同效应（组合维度，combined dimension)[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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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研究分析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和外部获取导向对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和组

合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的作用机制。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企业各种实践活动对资源的竞争在所难免。换言之，联盟绿色管理的开展必然会减少企业创新活动所需

资源。那么，一个问题自然产生：联盟绿色管理如何影响联盟创新绩效？详细的文献综述表明，对于联盟绿色管理的绩效结果，

现有文献集中探讨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财务绩效的影响。比如，Ma等（2016)[4]、江旭和马永远（2018)[9]的研究表明，当联盟绿

色管理水平较高时，联盟财务绩效表现越好。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联盟绿色管理如何作用于联盟创新绩效却着墨甚少，致使如何

评价联盟绿色管理的创新效应仍缺乏清晰的标准。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回答联盟绿色管理如何影响联盟创新绩效这一问题不仅

有助于揭示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和谐共生机制，而且为新发展理念的有效贯彻提供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本文将探讨以下两个问题：联盟焦点企业双元资源导向如何作用于联盟绿色管理？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

效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主要产生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首先，本研究引入联盟绿色管理这一概念，有助于加深对联盟层面

绿色管理实践的认识，指导联盟绿色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次，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剖析双元资源导向影响联盟绿色管理

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厘清联盟绿色管理的动力因素，另一方面有益于推动联盟绿色管理背景下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最

后，本研究揭示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有利于明晰在资源有限的情境下绿色和创新如何和谐共生，并进一步

拓展联盟绿色管理影响效应的理论研究外延。 

本文的剩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溯和假设提出，此部分集中梳理与本研究核心变量联盟绿色管理有关的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假设的提出；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此部分描述研究样本、变量度量以及设定实证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

结果和分析，此部分报告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共线性诊断以及假设检验的结果；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和启示，此部分概括主要

研究结论、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总结本研究的局限，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溯与假设提出 

（一）联盟绿色管理 

企业以“绿色”为核心进行管理，在认知上注重环境责任、运营上采用绿色实践，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上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
[10,11]。与传统管理方式即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方式不同，绿色管理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现有文献从不

同角度对绿色管理加以阐释，大多将其视为企业环境管理（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或者企业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其中，企业环境管理是指企业在管理活动中整合加入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尽可能降低由环境问题引发的成本，使环境管理成为企

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而采用的一系列举措[12,13]；可持续性则强调企业一方面要减少污染和浪费，另一方面重视企业环境管理能

力持续性的提高[14,15]。本研究认为绿色管理不仅包括环境管理，还特指一种可持续性管理，将绿色管理定义为企业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通过充分融合环境战略和组织目的，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进行的关于保障员工安全、顾客友好、保护环境以及节约

资源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最终获取竞争优势的管理方式[16]。 

绿色管理对联盟运行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学术界认可。事实上，在不同的联盟阶段，绿色管理均发挥重要作用。在联盟的萌芽

阶段，各潜在合作伙伴的选择决定联盟未来的成功与否。Zhu和 Sarkis(2004)[17]指出，众多规模较大的企业在选择合伙伙伴时倾

向于考虑积极实施绿色管理实践的企业，绿色管理因而在联盟萌芽阶段扮演重要角色。在联盟成立之后，由于企业应承担一定环

境责任的理念逐渐得到接纳，企业可能主动或者被动地对其联盟活动进行绿色投入，以获取自身及其联盟活动未来发展的合法

性。同时，有些联盟成立之初的绿色管理机制设计并非完全合理，也会促发联盟焦点企业和其合作伙伴投入更多资源开展联盟绿

色管理。鉴于绿色管理对联盟运行的重要性，本研究将绿色管理推广到联盟层面进行探究，提出“联盟绿色管理”这一概念，并

将其界定为企业对其联盟活动进行的绿色管理，主要包括企业在其联盟活动中进行的关于保障员工安全、顾客友好、保护环境以

及节约资源等四个方面的实践活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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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盟绿色管理进行度量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联盟绿色管理的理论体系。尽管既有文献尚未完全明晰联盟绿色管理评价体系

的具体构成指标，但从先前的绿色管理度量中可以初探端倪。例如，根据 Peng 和 Lin(2008)[18]的观点，绿色管理的本质为环境

管理，是企业对其研发、制造、运营以及营销等价值创造活动进行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Marcus 和 Fremeth(2009)
[19]

指出，绿

色管理是多维度的构念，包含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维度。李维安等（2019)[20]分别从绿色治理架构、机制、效能

及责任四个维度，设置 12个二级指标用以评价企业绿色治理水平。江旭和马永远（2018)[9]认为，绿色管理是由环境保护、资源

节约、顾客友好以及员工安全等四个维度构成。总结以往文献，本研究指出联盟绿色管理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能够通过对保障

员工安全、顾客友好、保护环境以及节约资源等四个方面构建指标进行测量。 

（二）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联盟绿色管理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资源内部积累导向有助于从企业内部增加资源积累，从而促使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21]。而且，

资源内部积累为企业战略决策奠定基础[22]。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部分，联盟绿色管理必然受制于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因

此，进一步理解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联盟绿色管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首先，资源内部积累导向有助于增强联盟焦点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较高的竞争优势则进一步提升联盟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

的谈判能力。Peng 和 Lin(2008)[18]指出，联盟企业的自主性和谈判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对联盟活动进行资源投入的意愿。依照这一

逻辑，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将促进焦点企业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投入。更进一步地，鉴于绿色管理的资源消耗特性，联盟绿色管理能

否顺利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资源的支持。此外，联盟焦点企业对联盟活动的资源投入水平受到合作伙伴的影响。当联

盟的一方投入资源进行联盟绿色管理时，联盟另一方亦因对方的联盟绿色管理投入而增加自身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投入[23]。因而，

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不仅能够增加本企业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投入，也相应地增加合作伙伴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投入。

如此往复，资源内部积累将极大地增加焦点企业对联盟绿色管理的资源投入。 

假设 1：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联盟绿色管理正相关，即资源内部积累导向水平越高，联盟焦点企业越倾向于进

行联盟绿色管理。 

（三）资源外部获取导向与联盟绿色管理 

资源约束是绿色管理能否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战略联盟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有效途径，通过企业间的合作，联盟

企业能够从合作伙伴处获取有利资源。进一步地，Lee(2009)[24]的研究指出，企业通过资源外部获取并将这些资源运用于绿色管

理活动，是企业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具体而言，第一，由于联盟绿色管理实践会消耗大量资源，企业需从外部获取必要资源开展相关实践[4]。故此，资源外部获

取导向将促使企业努力从合作伙伴处获取资源，进而增加企业自身资源的积累，日益增加的资源基础极大地提升了联盟企业开

展绿色管理活动的潜力。第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从合作伙伴处获取资源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

因此，资源的外部获取增加了企业可用于联盟绿色管理活动的资源。第三，在联盟运行过程中，资源交换能够增强合作伙伴间的

互动，这将提高伙伴间信任水平，重新塑造联盟伙伴间关系。Inkpen 和 Currall(2004)[25]认为，信任和良好合作关系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资源外部获取导向有利于焦点企业配置资源以开展联盟绿色管理。 

假设 2：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外部获取导向与联盟绿色管理正相关，即企业资源外部获取导向水平越高，联盟焦点企业越倾向

于进行联盟绿色管理。 

（四）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与联盟绿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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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是指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和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应保持平衡。不同资源导向预示着联盟焦点企业

未来资源的来源存有差异，且两者同时存在于联盟焦点企业之中。本研究认为，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应把握一定的

度，当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超过分界线后，企业从联盟伙伴处获取资源的意愿降低。此时，联盟成员的离心力增强，焦点

企业对联盟进行绿色投入的意愿将随之减弱。另外，过高的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将阻碍联盟伙伴间的资源共享行为，从而进一步降

低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合作伙伴间的互信程度进而受到损害，联盟焦点企业将减少对联盟活动的资源投入[26]。

除此之外，过度注重外部资源获取意味着联盟伙伴之间互动较为频繁，这将增加联盟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伙伴间产生冲突

的概率。而联盟成员关系不和谐会导致内耗增加，增加联盟企业对联盟活动进行绿色管理的成本。 

假设 3：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与联盟绿色管理正相关，即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资源外部获取导向的平衡能

够促进联盟绿色管理。 

（五）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与联盟绿色管理 

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是指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资源外部获取导向的交互作用。首先，由于绿色管理的复杂性，焦

点企业若开展联盟绿色管理需要人力、技术与资金等资源的投入。而单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很难单纯依靠其内部积累

资源来实现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投入[4]。由于缺乏内部资源，企业需要从合作伙伴处获取资源进行联盟绿色管理。此时，联盟焦点

企业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增强。其次，资源外部获取导向能够增加企业内部资源的积累，从而为企业进行联盟绿色管理提供资源支

持。最后，企业外部资源获取导向促进了合作伙伴之间资源的共享，从而增加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获取的可能性[25]。遵循这一

逻辑，两种不同资源导向在联盟绿色管理实践活动中共同发挥作用。 

假设 4：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与联盟绿色管理正相关，即联盟焦点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和资源外部获取导向的组合能

够促进联盟绿色管理。 

（六）联盟绿色管理与联盟创新绩效 

联盟创新绩效是指焦点企业与联盟伙伴合作以来，其创新活动的效率、成果和商业化程度[27]。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和风险性，良好创新绩效的获取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以及人力等资源的支持[28]。从资源消耗角度，联盟绿色管理的开展和联盟

创新绩效的取得均需投入大量资源，联盟绿色管理故此可能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

开展联盟绿色管理将为联盟运行以及企业自身发展获取利益相关者支持[29]。进一步地，利益相关者支持将提升创新活动的效率，

加快创新成果商业化的步伐。由此可见，联盟绿色管理可能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有利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

研究认为，联盟绿色管理与联盟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 U”型相关关系。 

当联盟绿色管理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联盟绿色管理水平的提升，联盟创新绩效将随之得到提升。首先，较低水平的联盟绿

色管理投入并未显著增加联盟焦点企业现有的资源成本。联盟焦点企业进行联盟绿色管理却能够提升联盟和其自身在投资者、

员工、消费者、政府以及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群体中的声誉，从而为创新活动获取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支持[30]。例如，当获取政

府支持时，政府能够为联盟焦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以及政策支持，从而提升创新绩效。其次，焦点企业在其联盟活动中

采取适度水平的绿色管理实践时，意味着该联盟将提供更为绿色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联盟产出的差异化水平，促使该联盟在市场

上获取先动优势。联盟先动优势的获取，将进一步为焦点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关顾客需求的信息。最后，焦点企业的联盟绿色

管理投入会增加合作伙伴对焦点企业的信任水平。合作伙伴出于对焦点企业的信任会将自身拥有的知识共享给焦点企业，从而

为焦点企业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知识共享氛围[26]。 

然而，当联盟绿色管理的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将会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不利的影响。一方面，较高的联盟绿色管理水平意

味着联盟焦点企业对其联盟活动投入过多资源。此时，企业可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十分有限，从而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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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另一方面，当焦点企业投入过多资源开展联盟绿色管理时，其可与合作伙伴分享的资源减少。合作伙伴将很难从焦点企业获

取互补性资源，互利互惠的合作很难形成。联盟伙伴之间若不能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氛围，可能会引发冲突，甚至形成对立[31]。

这不仅损害联盟成员对整体联盟的满意度，而且必将对联盟成员内部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假设 5：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倒 U”型影响。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研究的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和数据收集 

对于理论模型的检验，本研究主要采用我国联盟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成熟量表，结合具体研究情境，本

研究初步设计了调研问卷。鉴于部分成熟量表来源于外文文献，为确保翻译的量表真正反映原始量表的含义，运行过程中遵循了

传统的翻译和回译程序。在问卷初步设计完成之后，为了保障量表的内容和结构效度，本研究通过邮件将问卷发给两位战略管理

领域的专家，并根据专家建议进一步修正问卷内容。随后，本研究随机选取 20家企业开展问卷预调研，依据此 20家企业的高级

管理人员对问卷内容和结构的建议，完善预调研问卷。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选取 500 家企业开展正式问卷调研。选取的企业在所有制、

规模和行业类型方面分布均衡。为了避免同源方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问题，对于每个企业，本研究选取两名关键信息

提供者（Two Key Informants）。正式调研历时半年，共收回问卷 410份（每家企业问卷分为 A、B卷），删除与本研究有关问题

有关的只有单份反馈或双份反馈中某一份或两份缺失值较多的5家企业问卷，最终获得 200 家联盟企业填写的有效问卷 400 份。

本研究检验了样本的代表性和未返回偏差，通过比较返回样本和未返回样本、早期收回的样本和后期收回的样本在行业、销售额

和联盟寿命等特征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在 0.05 和 0.01显著性水平下，这些变量以及变量间的关系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推

断，本研究的样本具有代表性，未返回偏差对本研究结果不会有显著的影响[26]。 

（二）变量度量 

本文运用七点李克特计量尺度（seven-point Likert scale）对问卷中涉及的多指标变量进行测量，其中，1代表完全不赞

同题项表达的内容，7代表完全赞同题项表达内容。 

(1）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基于 Sirmon等（2007)[32]的理论研究和 Ma等（2016)[4]的实证研究，采用 5个题项测量资源内部积

累导向：①企业致力于从其内部积累财务资源；②企业致力于从其内部积累技术资源；③企业致力于从其内部积累管理资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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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致力于从其内部积累生产能力；⑤企业致力于从其内部积累市场和顾客信息。 

(2）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基于 Das 和 Teng(2000)
[22]

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 5 个题项测量资源外部获取导向：①企业致力

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财务资源；②企业致力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技术资源；③企业致力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管理资源；④企业致

力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生产资源；⑤企业致力于从合作伙伴处获取市场和顾客信息。 

(3）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和组合维度。基于 He和 Wong(2004)[5]、江旭和杨薇（2021)[33]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资源内

部积累导向与资源外部获取导向之差的绝对值测量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采用资源内部积累导向与资源外部获取导向的乘

积测量组合维度。 

(4）联盟绿色管理。基于Ma等（2016)[4]、江旭和马永远（2018)[9]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 4个题项测量联盟绿色管理：①

企业致力于消除联盟活动中员工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以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②企业致力于使联盟产品更为顾客友好，如与

合作伙伴共同生产安全的、顾客放心的产品；③企业致力于使联盟活动变得更为环境友好，如在联盟活动中注重减少污水、废气

等的排放；④企业致力于使联盟活动变得更为资源节约，如在联盟活动中采取节能措施。 

(5）联盟创新绩效。参考 Hagedoorn 和 Cloodt(2003)[27]、韩晨等（2020)[34]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联盟情境进行适当调整，本

研究采用 4个题项测量联盟创新绩效：①合作以来，公司有效地进行了生产技术改进；②合作以来，公司有效地进行了产品、服

务创新；③合作以来，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④合作以来，公司的研发成本有所降低。 

此外，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伙伴企业规模、联盟经验、联盟持续时间和联盟范围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和伙伴企业

规模的测量均采用对应企业员工数的自然对数；联盟经验，如果被调研企业和其最重要合作伙伴过去有联盟经验则定义为 1，没

有则定义为 0；联盟持续时间采用联盟成立到现在的年数进行测量；本研究将联盟范围操作为哑变量，若被调研公司与合作伙伴

的合作内容仅有一种活动，则联盟范围取值为 0，有两种及以上活动的取值为 1。 

（三）实证模型设定 

为检验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对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本研究设定模型（1): 

 

为检验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对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本研究设定模型（2): 

 

为检验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本研究设定模型（3): 

 

为检验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本研究设定模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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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倒 U”型影响，本研究设定模型（5): 

 

其中：AGM、IRA、ERA、Balance、Interaction 以及 AIP 分别代表联盟绿色管理、资源内部积累导向、资源外部获取导向、

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组合维度以及联盟创新绩效；α0、β0、γ0、δ0和θ0为常数项；ε1至ε5为随机误差项。 

四、数据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于量表的信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和组合信度进行检验[35,36]。各变量Cronbach'sα值的范围为 0.885～0.932,CR

值的范围为 0.916～0.952，说明各变量的量表拥有较好的信度。对于量表的效度，本研究考察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依据各题

项的因子载荷和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对聚合效度进行判断，量表各题项因子载荷值的范围为 0.755～0.925，并且 AVE的范围

为 0.686～0.832，均大于 0.600，说明各变量测度的聚合效度良好；对于区分效度，核心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 AVE 值的平方

根，说明变量的多指标测度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考虑量表在具体研究情境中的适用性，本研究继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量表的复合构建效度[37]。本文对 4个多指标变

量（资源内部积累导向、资源外部获取导向、联盟绿色管理和联盟创新绩效）的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采用稳健最大

似然估计法（robust maximum likely-hood estimator,MLR）进行参数估计。检验结果显示，本研究所假设的四因子模型的拟合

指标分别为：χ2/df=1.480,RMSEA=0.049,CFI=0.973,TLI=0.968,NFI=0.923,GFI=0.907,SRMR=0.046，从而进一步表明变量的测

度具有较好的构建效度。 

（二）同源方差和共线性诊断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Harman 单因素因子分析检验同源方差，结果表明在未经旋转下，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力为 30.260%，小

于 50%，初步显示本研究的共同方差问题不严重。另外，本研究在四因素模型中加入一个方法潜因子，并对比加入方法潜因子之

后的模型拟合度与原四因素模型的拟合度。结果表明，加入方法因子后，模型的拟合度并未明显提高（χ2/df=1.521,RMSEA=0.051, 

CFI=0.975,TLI=0.965,NFI=0.931,GFI=0.915,SRMR=0.039）。据此，说明本研究的 4个主要变量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研究结

果是值得信赖的。从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700）可以看出，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不严重。此外，运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和容忍度检验多重共线性。根据 Allison(2012)[38]的观点，统计分析中可以忽略由自变量的二次项引起的高 VIF 值。本

研究的 VIF 和容忍度检验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联盟绿色管理二次项的情况下，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VIF<10，最大值为

1.690；容忍度>0.100，最小值为 0.592）。 

（三）结果和分析 

基于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结果，本文的变量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满足变量单一化处理的要求。由此，本研究对变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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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单一化处理（取该变量所有题项的均值作为该变量的值），并使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本文的假设。 

第一，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对联盟绿色管理影响的检验。对设定的实证模型（1）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呈现于 Model1b中。结

果表明，资源内部积累导向的系数显著为正（β=0.283,t=2.797,p<0.01），假设 1得到支持。第二，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对联盟绿

色管理影响的检验。对设定的实证模型（2）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呈现于 Model2 中。结果表明，资源外部积累导向的系数显著为

正（β=0.328,t=3.459,p<0.01），假设 2得到支持。第三，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影响的检验。对设定的实证

模型（3）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呈现于 Model3中。结果表明，平衡维度的系数显著为正（β=0.511,t=4.014,p<0.01），假设3得

到支持。第四，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影响的检验。对设定的实证模型（4）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呈现于 Model4

中。结果表明，组合维度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44,t=3.607,p<0.01），假设 4得到支持。第五，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

的倒 U型影响的检验。对设定的实证模型（5）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呈现于 Model5c中。结果表明，联盟绿色管理平方项的系数

显著为负（β=-0.071,t=-1.851,p<0.1），假设 5 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呈现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倒 U”型影响，

本研究画出二次曲线图如图 2所示。由图二可知，当联盟绿色管理水平达到 2.458 时，联盟创新绩效最佳。 

 

图 2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整合现有绿色管理和联盟管理的相关文献，系统研究双元资源导向对联盟绿色管理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索联盟

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采用200 份中国联盟焦点企业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本研究的概念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

为：资源内部积累导向正向影响联盟绿色管理；资源外部获取导向正向影响联盟绿色管理；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正向影响联

盟绿色管理；双元资源导向的组合维度正向影响联盟绿色管理；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产生“倒 U”型影响。 

（一）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引入了联盟绿色管理这一概念，通过概念化联盟层面的绿色管理实践，不仅呼应了前人对绿色管理的研究，也

为联盟绿色管理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善奠定基础。近年来，企业间的合作优势不断显现，战略联盟成为企业外部合作的重要组织

形式。同时，由于环境监管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企业不得不采用绿色管理战略。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以

往研究通常集中于单个企业层面的绿色实践活动，缺乏对如何同时采用联盟战略和绿色管理战略的理论阐述
[2]
。本文将联盟战略

和绿色管理战略整合起来进行研究，丰富了战略联盟的文献。其次，本研究运用资源基础理论解释焦点企业双元资源导向在联盟

绿色管理中的作用，明确企业资源内部积累导向和外部资源获取导向作用于联盟绿色管理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内部积累

导向和资源外部获取导向均有助于联盟绿色管理，这一研究结论呼应前人的研究，即在拥有丰富资源的情境下，企业更有可能进

行绿色管理活动[18]。另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双元资源导向的平衡维度和组合维度对联盟绿色管理具有促进作用，这在一定

的程度上加深了对资源基础理论的认识。最后，通过探索联盟绿色管理与联盟创新绩效的关系，本研究明确了绿色和创新如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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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的问题[39]。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泽被子孙，并强调抓住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因此，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的关系。具体至微观企业领域，如何处理好绿色管理与创新的

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的结论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二）实践意义 

首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企业应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本研究探索企业在其联盟活动中

的绿色管理实践，并将其概念化，有助于企业顺势而动，在战略联盟这种新的组织形式中开展绿色管理活动，进而为创新型美丽

中国贡献力量。其次，联盟企业应该认识到不同资源导向在联盟绿色管理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背景，大多数

企业存在资源不足的现象，联盟企业应结合其内部和外部资源，积极培育社会责任意识，抓住机遇对联盟活动进行绿色管理。本

文研究结果表明，联盟企业内部资源积累导向与外部资源获取导向的平衡和组合均有助于联盟绿色管理，因而企业需在注重资

源内部积累和外部获取的同时，注重两者间的平衡。最后，联盟绿色管理对联盟创新绩效的“倒 U”型影响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

联盟绿色管理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企业应该把握联盟绿色管理的“度”，在最优区间里进行绿色管理，方能实现最大创新收

益。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有一定局限性，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向：首先，联盟中多种不同要素均能影响联盟企业绿色管理[9]，而本文

仅考虑了联盟焦点企业内部资源积累导向和外部资源获取导向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从多层面探讨联盟绿色管理的动力机

制，以便准确地理解联盟绿色管理的影响因素。其次，本研究指出联盟绿色管理会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然而，企业加入联盟的

目的不仅限于创新绩效，更重要的是关注企业自身声誉的提高、战略目标及财务目标的实现等。因此，本研究并未完全回答“联

盟绿色管理如何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发掘联盟绿色管理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最后，

本文对联盟绿色管理的测量主要涉及保障员工安全、顾客友好、保护环境以及节约资源等四个方面，然而，学术界对企业绿色管

理内容的界定存在差异，如部分学者认为企业的绿色管理仅包括企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9]。因此，未来的研究在测量联盟绿色管

理时可以考虑增加对其他相关指标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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